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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 的义学与乡学

陈 宝 良

明初立国
,

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整套

的教育制度
,

各级学校纷纷创立
,

这就是国

子监与地方府
、

州
、

县儒学
。

此外
,

在城市

的坊厢以及乡村的里甲
,

尚有社学的设置
。

此均为官学
。

明初设立社学以后
,

其间兴废不一
。

尤

其是自明代中期以后
,

社学更是败坏不堪
,

除

了各级地方长官特意恢复的部分社学之外
,

官方社学基本上被民间义学与义塾所取代
。

本文试就明代的义学与义塾作一 初 步 的 探

讨
。

所谓 “义学 ”
,

就是明代史籍中时常提

到的 “乡馆 ” 与 “家塾 ”
,

或称 , 乡学 ” ,

又称 “义塾 ”
,

属于私人兴办的小学
。

为什

么称之为 “义学 ” 据明人的解释
,

其本意

是 “于教诲之中而助其不及者耳 ”
。

如宋范

仲淹置田恤族
,

称为 “义田 ” , 戴宵积粟备

荒
,

称为 “义仓 ” 多 凿一水井
,

供乡里共同

使用
,

称之为 “义井 ” 一门累世同居
,

可

称为 “义门 ”
。

显见
,

所谓 “义学 ”
, 立名

虽异
,

其义也与此相同
。

在明初
,

官方社学兴盛
, “虽穷乡陋壤

,

莫不有学 ”
,

义学只起到拾遗补网的作用
。

如苏州府长洲县的尹山
,

民居繁庶
, 习俗嗜

利
,

久不知教
,而官方社学又 “偶遗不举 ”

。

于是
, 地方大姓埋练

,

创设义塾
, “夷土治

材
,

作堂三楹间
, 以为讲习之所

,

旁为室以

供寝处厄福”
, 延儒士高平为塾师

, “啤里

中子弟就学焉”
。

另外
,

割田 亩
,

其收入

作为义塾师的费用 ①
。

又如福州府长乐县的
“皂林乡学 ”

,

始建于洪武十二年
,

由林文溢创设
。

此学有 “礼殿讲堂
,

左为列

舍
, 以肄诸生

,

右为祠堂
,

以崇先贤
,

门庞

厄福完具 ” ②
。

不过
,

义学在明初虽有记载
,

但不成风气
。

自明代中期以后
,

义学蔚成风气
。

义学

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学

败坏
, 子弟失教

,

有必要以义学及时取而代

之多 二是地方官与乡绅遵循儒家教化主义的

原则 ,

教化先行
,

创设义学
,

以期改变乡村

社会的道德风貌 , 三是科举渐重
,

科场失意

的儒生增多
,

他们只好处馆度 日
。

在明代
,

各地崇师重学的风气时有存在
,

故自行延师训蒙之事并不罕见
。

如福建兴化

府
,

地狭人贫
,

当地人只好以读书为业
。

所

以
, “每岁上元后

,

即盆 吉 延 师
,

以 训 子

弟 ” ⑧
。

在福宁州
,

也是 “每岁上元后即延

师以教子弟
,

至八月终
,

解馆 ” ④
。

金华府

汤溪县
,

乡里延师之风也极盛
, “每岁春

,

乡有长者
,

必聚众延师家塾
,

以训蒙童
,

造

冬而散 ” ⑥
。

在漳州府
,

延师之习尤可注意
,

“为父兄相与议
,

求有学识行艺可以师表者

一人
,

推一二有力者为纠首
,

以诸生姓名列

名于关
,

敬渴以请
。

既许可
,

乃于岁节后 卜

① 宋滚 《长洲练氏义塾记 》
,

万历 《长洲县艺文
志 》卷二

。

① 弘治《八闽通志 》卷三 《学校
·

福州府 》

① 《八闽通志 》卷三
,

《风俗
·

兴化府 》

④ 《八闽通志 》卷三
,

《风俗
·

福宁州 》

⑤ 王憋德 《金华府志 》卷五
,

《风俗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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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备礼延致于学
,

子弟执经受业 ” ①
。

由于

这种延师训蒙风气的广泛存在
,

所以在明代

的乡村
,

即使社学败坏
,

仍是 “虽村居里巷
,

而弦诵之声不辍 ” ②
。

这无疑是义学广泛兴

起以后的社会效应
。

中期以后
,

义学更趋兴盛
,

义学数量猛

增
。

即以嘉定县为例
,

至万历年间
,

列入县

志的义学即有 所 详见下表
,

其它不太著

名的义学想必仍有不少
。

万历年间嘉定县所设义塾

义义塾名 所在地 创设时间间 创建人人学田 亩

东东阳义垫垫 大场镇镇 延拾二年年 沈文辉辉 余余

钱钱氏义塾塾 县治后后 景泰七年年 钱 铱铱铱

东东海义塾塾 徐家行镇镇 成化十九年年 徐 冕冕

吴吴淞义塾塾 吴淞千千 正统四年

⋯
庄 安安安

户户户所南南南南

资料来源 万历《嘉定县志 》卷三
,

营建 》上
,

《小学 》

明代义学或乡学的形式 很 多
,

归 纳 起

来
,

主要有以下三种

一 由地方官出资兴办
,

招收辖治内

的贫困童蒙
,

使其有就学的机会
。

如南阳府

的 “镇平义学 ”
,

就由知县刘勋创设
。

他没

收军民告争的田地
, “量为 起 科

,

收 录 社

学
,
以延教读

,

以训童蒙
。 ” 所以

,

这所义

学 “不限贫富
,

听其来 学 ” ③
。

嘉 定 县 的
“吴淞义塾 ”

,

正统四年 由千户庄

安奏建
。

至天顺中千户张全重修
,

到嘉靖三

十年 巡按御史尚维持又重加修葺 ④
。

社学由朝廷下令
,

一体 创 办
。

而 这 类
“义学 ” 则是由各级地方官私 自创设

,

虽经

费仍由官出
,

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宫办性质
,

但已与社学有所不同
。

如天顺五年

在边地宣府创设了一所义学
,

其 “束修书札

笔墨
,

凡百所需
,

皆给于官 ”
。

至天顺六年
,

又创设了 “大同义学 ” ⑤
。

在福建浦城县
,

张俭也遍设义学
,

其教师由县官 “务举保颇

立行止
、

粗知经义
、

敦实持重之人 ”
,

每所

学校挂上 “义学 ” 的匾额
, “许令通县年十

六七以下子弟赴学 ”
。

义学的经 费 也 由 官

出
,

即用官府所收店房税
, “以供给束修之

资 ” ⑥
。

二 由乡绅创办
,

以供本家族内子弟

就学
,

有时也适当招收族外贫困子弟
。

如在

浙江黄岩
,

本地处士张国仁设 义 塾
,

立 义

田
,

专门吸收乡里子弟 “力不能就学 ” 者
,

“延师教之 ”
。

如果衣食缺乏
,

就给以义 田

所入
,

使其能安心学习
。

于是
,

邻近地方的

子弟纷至沓来
, “户屡恒满 ” ⑦

。

在吴江县

的蒲灯
,

本地人姚芳考虑到乡间中没有讲学

的场所
, “因即所居之近

,

古塘之西
,

创学

舍一区
,

中为堂
,

翼以两厢
,

敞以外门
,

而

库庚府福与夫器用之需
,

周不具完
。

延士之

贤者以主师席
,

凡乡间子弟 自童蒙以上
,

悉

听来学
,

而免其束修 ” ⑧
。

此外
,

姚氏还 自

出私田 亩
,

其收入作为义塾的经费
。

同时

鉴于生徒过河之难
,

又造桥一座
。

万历四十

年
,

在保定府东鹿县西 南 耿 虔 寺

村
,

乡人王仲善
、

姚世庄
、

王 国 聘
、

刘 守

家
、

王崇俭等创立了一所义学
,

置学田 余

亩
。

后知县袁梦庚也参与其 间
,

赐 童 子 笔

墨书纸
,

还题匾日 “养正 馆 ”
。

天 启 七 年
,

生员曹新
、

曹又 新
,

乡 人 张 开

先
、

张从政等又创立一所义学
,

置学 田 余

① 万历 《漳州府志 》卷一《风俗 》

② 弘治《吴江志 》卷五
,

《风俗 》

⑧ 刘勋 《镇平义学记 》
,

载《古今图书集成
·

方

舆汇编
·

职方典 》卷四六一
,

《南阳府部 》
。

④ 万历 《嘉定县志 》卷三 《营建 》上《小学 》
。

⑥ 倪谦 《倪文嘻公集 》卷十四
,

《宣府新建义学

记 》

⑥ 张俭 《主山杂著 》卷五
,

《浦城县立义学议 》

① 黄淮 《黄文简公介庵集 》卷七
,

《滋德处士张
公墓志铭 》

。

⑧ 莫震 代古塘 义塾记 》
,

砚汽治 子
‘

吴江县志 》卷
·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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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
。

知县宁一鹤题其匾日 “义学 ” ①
。

又据

钮葬自述
, “余幼从吴南郁先生于私塾

,

受
《 尚书 》

、 《左氏传 》及时制义 ” ②
。

这种
“家塾 ”

,

也当属于乡绅所办 的 学 校
。

此

外
,

如嘉定县的 “钱氏义塾 ”
,

由 “ 邑人钱

兹建 ”
, “东海义塾 ” 由 “ 邑人徐冕建 ”

,

显然也应归属地方乡绅所建义学一类
。

不过
,

由于地方官员的干涉与参与
,

这

类义塾一变而为官办的 “小学 ”
。

如嘉定县

的 “吴淞义塾 ”
,

至嘉靖二十年
,

提学御史杨宜就 “以义塾生并入学塾 ”
,

成

为官方社学体制的一部分
。

又如嘉 定 县 的
“清浦小学 ”

,

原先也是一所义学
,

而 “东

阳小学 ”
,

原先也是 “沈氏义塾 ”
。

关于家族内所设义学的详细情况
,

从陈

龙正的条约中可以获知
。

在族内
,

凡是子弟

岁以上
,

稍微俊慧并愿意 入 学
,

其 父 母
“率褐义祠

, 以名闻”
。

若居住地离义学较

近
,

就给米 石
, “听其自炊 ”

,

住地稍远
,

就 “于义学中供养
,

逐月火头报数 ”
。

到

岁以上
, “通举业堪面试 ”

,

就每年给米

石
。

至 岁以上
, “或有颖卓可期大就者

,

又当超格优遇 ” ⑧
。

三 由科场失意的儒生创设
。

他们出

榜开馆招生
,

从中觅取馆谷束修
,
以便维持

生计
。

这一类学校应称 “乡学 ” 或 “乡馆”
。

按照乡学常例
,

村夫子教人子弟
,

一般为父

兄造请
,

而后处馆教学
,

绝无榜门招致学生

之理
。

可是
,

在明代
,

这种乡馆已有商业化

的趋势
。

如在北京
,

一些学究公开做广告
,

大书其门云 “秋爽择日来学 ” ④
。

这种事

例在明代的小说中也有所反映
。

如小说言
,

当时有一位乡学先生甄龙友
,

写 了 一 张 红

纸
,

贴于门首道 “某日开学
,

经蒙俱授
。 ”

过了数日
,

果然招集得一群村童学子
。

小说

毕竟比正史写得活泼有趣
,

进而对这些村学

童的顽皮作了如下描述 “吃饭迟延
,

假说

爹娘叫我做事 出恭频数
,

都云肚腹近 日有

灾
。

若到重阳
,

采两朵黄花供师母 如逢寒

食
,

偷几个团子奉先生
。 ” 所以

,

这种乡馆
的教学质量实在无法恭维

。

开始只不过读些
《百家姓 》

,

即 “赵钱孙李 ” 之类
。

后来有

几个长大些的
,

就读《 论语 》
。

但当甄龙友

教他们读 “郁郁乎文哉 ” 时
,

那些村童却读

作 “都都平丈我 ” ⑥
。

当然
,

乡学先生并非一概都是 无 学 之

辈
,

有些也是饱学之士
。

换言之
, 名士处馆

的现象也并不罕见
。

如状元钱福
,

罢官家居

后
,

就被江阴徐氏聘至家塾
。

不久
,

徐氏二

子就中了举人 ⑥
。

明末有名的学者黄淳耀
,

也于崇祯十四年 馆于文坛宗主钱谦

益家
,

钱氏 “待以殊礼 ” ⑦
。

在义学或乡学中
,

塾师一般 都 自行聘

请
,

身份各不相同
。

有些由生员充任
,

如前

述的东鹿县耿家庄义学
,

就 “延 生 员 曹 登

第
、

赵际可教之 ” , 有些则是名人
,

如前面

提及的钱福
、

黄淳耀 有些则是一般的科场

失意的老童生
,

他们藉束修养家糊 口
。

在一

般性的乡学或义塾中
,

塾内只设塾师一名
,

以负教职
,

而在一些正规的 义 学 中
,

塾 师

则较多
。

如常熟县所设的义学
,

共有 “义师
”

名
,

其中 名为训蒙义师
,

专门负责训养

童蒙
,

名为举业义师
,

专门 “ 以课文艺
” ⑧

义学或乡学塾师的馆谷
,

或由有力者独

自承担
,

或设学田
, 以学田收入支付

,

或由

有力者为 “纠首 ”
,

参加者共同分摊
。

塾师

的馆谷数也因其名望
、

身份的不同
,

而有厚

薄之分
。

较低者
,

如明末人陈龙正在家族内

设立的义学
,

其中塾师的束修为 每 年 米

① 《古今图书集成
·

方舆汇编
·

职方典 》第七十
,

《保定府部 》
。

钮溺 《规腾 》卷一
,

《岁寒集 》
。

⑧ 陈龙正 《几亭外书 》卷一
, 《义庄条约序 》

④ 《古今图书集成
·

方舆汇编
·

职方典 》第三十九
《顺天府部 》

。

⑧ 周清原 《西湖二集 》第三卷
⑥ 李诩 《戒庵老人漫笔 》卷五

,

《钱鹤滩馆江阴

遗诗 》

① 黄淳耀 《陶庵集 》首
,

《陶庵先生年谱 》
,

⑧ 李维柱 《常熟县儒学志 》卷三
,

《饮射志 》

附
,

《义学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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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,

而且 “不问米价低昂
,

悉用本色
,

不许

管人折送价银 ” ①
。

福建浦城县的义学
,

其

馆师的束修也为每年银 两 ②
。

而在吕坤所

设的社学中
,

社师束修多者每年可获粟 石
,

少者也不低于 石
。

显然
,

乡学 塾 师 每 年

束修米 石
,

比起社师来
,

就略微显低
。

不

过
,

义学或乡学不同于社学
,

馆谷束修由官

方比较统一的基本标准
,

而是随 自 己 的 声

望而高低不一
。

如常熟县所设义学
,

义师的

馆谷标准为每年 石
,

但此外仍有棒银 两
,

聘礼银 钱
。

同时
,

每年的清明
、

端阳
、

中

元三个节 日
,

义师尚可获取节仪银各 钱 ⑧
。

又如崇祯十四 年
,

陈舜 系 在黄惟

尊家塾中处馆
,

一年馆谷达 石
,

外加办月

钱 。文 ④
。

这比起前述的馆谷米 石
,

就

显得较为丰厚了
。

至于像钱福这样的名师
,

其束修就更加丰厚
。

据 载
,

他 的束 修达每

年 两银子 ⑤
。

乡里的好学之风
,

于是 “其大家观感兴赴
,

亦稍稍遣子弟入学矣 ” ⑥
。

凡是乡里义学或

乡学兴盛的地方
,

其科举必盛
。

如福建兴化
、

泉州
,

乡里延师兴学的风气极盛
,

因此当地

科甲最多
。

每次乡试
,

兴化
、

泉州 “占通省

之半 ”
。

有明一代凡 科
,

而兴化解元达

人
,

泉州解元 人
,

共计 人
,

超过全省一

半 ⑦
。

尤应注意的是
,

在明代的科举中
, 乡村

中举者往往多于城市
。

即以吴江县为例
,

从

拱武三年 至弘治二年
,

共

中进士 人
,

除居住地不详外
,

其中乡都占

人
,

而县市只有 人
。

在乡都中
,

其中市

镇又占 人
。

即使是科贡
,

乡村也多于城市
。

仍以吴江县为例
,

从洪武十一年 至

弘治二年
,

共计科贡 人
,

除居 住 地不详

外
,

其中乡都占 人
, 县市只有 人

。

在乡

都中
,

其中市镇又占 人 ⑧
。

所有这些
,

就

不仅仅是乡村社学普及而致
,
而是与义学或

乡学的兴盛大有关系
。

义学或乡学的大量崛起
,

对于改变明代

乡村的教育面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
。

它

使教育不仅仅限于富有人家或书香门第的子

弟
,

同时也使贫穷人家的子弟也得到受教育

的机会
。

这样
,

就使乡村穷苦人家的子弟多

了一条在科举上获出身的道路
。

如金华府汤

溪县 自普兴家塾后
,

不久胡节就被改为福建

怀安令
,

胡孟修从家塾起家
,

中了南京的乡

试
,

胡超更是登了进士
。

这反过来又鼓舞了

〔作者陈宝良
,

年生
,

中国社会科

学出版社编辑 〕

① 《几亭外书 》卷一
。

② 前引《浦城县立义学议 》

⑧ 前引《常熟县儒学志 》卷
④ 陈舜系 《乱离见闻录 》卷上

⑥ 前引《钱鹤滩馆江阴遗诗 》

⑥ 《金华府志 》卷五 《风俗 》

① 施鸿保 《闽杂记 》卷六
,

《兴泉科甲之盛 》

⑧ 弘治《吴江志 》卷八
,

《科举 》

尸 , 尸 , , ‘ , , ,一 , 尹 , , 书 , , 翻 ,

一
,曰 , 旧 , 份 口 , 侧 护”州 , , 户 , , , 口曰 , , 门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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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 一

一

一一一
一

一一一
侧 吧 , 口 , 月尸 曰 侧眨

办好刊物
,

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

—本刊
五位编委

、

编辑被命名为河南省优秀专家称号

本刊主编靳德行教授
、

编委高敏教授
、

戴可来

教授
、

王天奖研究员
,

兼职编辑肖红副教授被命名

为河南省管优秀专家称号
,

编委朱绍侯教授
、

靳德

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
。

月 日在河南大学大

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大会 举行授予证书
、

奖金

仪式
。

岁的肖红副教授代表获得专家称号人员在

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们决心与本刊同志一起 为

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
,

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

努力把刊物办好
,

力争再登 上一个新台阶
。

·

徐雨
·

匕


